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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僕人征了一怔才道： 「金大俠！你這
是什麼意思？」

金蒲孤沉聲道：
「呂老先生與總鏢頭都是應我的邀請，

陪伴我前來，你居然敢如此無禮，分明是在
心想考驗我金某一番，你們想怎麼樣，都衝
著我金某來好了！」

那僕人遲疑地道： 「可是家主人吩咐祇
接待大俠一人，並未請大俠邀人作伴！」

金蒲孤怒道：
「混帳！我並不是上門作客的！要不是

為了那姓黃的姑娘，我還不來呢，你們主人
是什麼東西，居然敢限制我不得邀人作伴
……」

那僕人見金蒲孤生氣了，倒是不敢違
拗，可是他也不敢作主帶三人進去，祇是躬
身道：

「既是大俠如此說，待小可進去向主人
請示一聲……」

金蒲孤沉聲道：
「不必去請示了，我們這就進去，你們

主人想見面最好不想，不見也不行，假如你
們還想攔阻，金某就一路打進去！」

那僕人十分為難，遲疑良久才道：
「小可們怎敢攔阻大俠，小可這就為大

俠帶路，不過見到主人，還請大俠對邀人之
事，作一明白交代，以免小可犯罪……」

金蒲孤冷笑一聲：

「你放心好了，金某並不怕你們的主
人，總不至於把責任推到你的頭上！」

那僕人一任金蒲孤冷嘲熱諷，始終不敢
回嘴，低著頭一聲不響在前面別路，金蒲孤
招呼呂李二人並肩前行。

呂子奇十分慚愧，也十分感激，低聲向
金蒲孤道：

「幸得大俠及時援手，否則老朽真不知
將如何了局……」

金蒲孤淡淡一笑道：
「老先生太客氣了，其實老先生是存心

太過慈善，要是施展滿天花雨的手法，何至
受這種小人的骯髒氣！」

呂子奇輕歎道：
「老朽那手法也許可以管用，可是老朽

習技之時，曾立下重誓，非遇上十惡不赦之
徒，絕不輕易使用，是以昨日與大俠輕技
時，老朽不敢啟用，若是今日用來對付這一
個名不見經傳的……」

金蒲孤笑笑道：
「老先生的想法太方正了，人最重要的

一點是使自己活下去，試問老先生今日不明
不白地死在他手中，那一點虛名要之何用？
」

呂子奇低頭不作聲，他無法說金蒲孤的
理由不對，但也不願意承認自己的想法是錯
誤的！祇好不開口了！

金蒲孤又遭：

「在下知道此言不入耳，可是我希望老
先生等一下見到駱仲和時，千萬別再固執
了，尤其是別再堅持什麼不殺人的信誓，我
不殺人則為人殺，死固無所懼，可是我們輕
易一死，放任劉素客那種人流毒天下，豈不
是適得其反……」

李青霞怔怔道：
「大俠今天一定要與駱仲和衝突嗎？據

妾身觀察他對大俠並無惡意……」
金蒲孤笑笑道： 「這很難說，假如話談

得不投機，衝突可就無法避免，我們心中不
能不作個準備！」

說著已經穿過一片庭院，來到一所客舍
前面，那僕人搶著先進去了，三人遂在門口
稍停！

片刻之後祇見裡面傳出一陣叱責道：
「混帳！我祇是叫你們別放不相干的人

進來，金大俠邀來的客人怎麼可以得罪呢！
該死簡直是該死，你給我跪在此地，等金大
俠前來發落……」

語聲之後，門中出來一個白淨面皮，微
胖的中年人，留著短短的鬍子，神態卓異不
凡。

李青霞連忙低聲道： 「這就是錢塘王
……」

駱仰和已經聽見了，微微一笑道：
「那不過是敝人哄騙無知俗人的遊戲，

李夫人怎可認真……」
金蒲孤卻笑了一聲道： 「看府上的氣

派，龍宮府第比之亦不見遜色。」
駱仲和臉上紅了一紅道： 「下人無知，

冒犯大俠，敝人代請恕罪，祈大俠海涵……
」

金蒲孤淡淡地道： 「貴管家得罪的不是
在下，台端應該問呂老先生請罪才是！」

（一四一）

走過長廊的盡頭，登上三個台階，有兩間十
張榻榻米相十二張榻榻米大的宴客室。後來我才
知道，在舊幕府時代，這棟房子曾經迎接過城
主，也就是那時候才興建這個離館。

田治見家的兩位掌權者小梅與小竹姑婆，身
上罩著繡有家徽的外掛，但我可以看得出來是匆
忙之間披上去的。

當我在走廊上遠遠看見這兩個人的身影時，
忽然有一種難以言喻的異樣感覺。

我聽說雙胞胎可分為同卵雙胞胎與異卵雙胞
胎，如果是同一個卵子分裂為兩個雙胞胎，長相
會很明顯相似，由此我判斷姑婆她們一定是同卵
雙胞胎。

兩個人大概都已經超過八十歲了，頭髮全
白，有條不紊地束在腦後。她們弓著背坐在宴客
室的榻榻米上，無論臉或身體，幾乎都小到可以
放在手掌心搓成一團，就好像兩隻坐著的猿
猴。

雖然姑婆們的體型像猿猴，不過從臉型依稀
可以看出來，她們年輕的時候曾經是美人胚子。
即使年事已高，沒有牙齒的雙唇像小錢包一樣縮
在一起，不過氣色紅潤，看起來還是很高興。

然而同時間看著兩個一模一樣的人，不禁讓
我有一種異樣的感覺。

年經的雙胞胎到處都見得到，但是超過了八
十歲，又長得一模一樣，與其說給人異樣的感
覺，還不如說是毛骨悚然更貼切。

「姑婆？」
姐姐恭敬地跪著，低下頭，將手放在膝蓋上。
「西屋的美也子將辰彌帶回來了。」

大概是這個家訂的規矩，姐姐對姑婆們的態度非常恭敬，我
不禁隨著姐姐一起跪在宴客室外的木廊上，祇有美也子笑容可掏
地站著。

「啊！辛苦了。」
其中一個姑婆蠕動著乾扁的嘴唇，我根本無法分辨出誰是

誰，後來才知道說話的人是小梅姑婆。
「美也子快請坐，辛苦你啦！」

小竹姑婆也跟著蠕動雙唇。
「姑婆，很抱歉，因為時間有點延誤，讓你們久等了。」美

也子根本不理會這家人的規矩，逕自走進宴客室，坐在略為斜邊
的位置上。

「辰彌，快進來見見你的姑婆們，這位是小梅姑婆，這位是
小竹姑婆。」

「美也子又弄錯了，我是小竹，對面才是小梅。」
坐在右邊的姑婆冷靜地糾正美也子。
「嗯，遺傳基因真的騙不了人，一看他就知道是鶴子生的小

孩。」
「真的！你看他的眼睛和嘴巴，跟當時的鶴子一模一樣。辰

彌，歡迎你回來。」
我默默地垂下頭。
「這是你的家，你就是在這間宴客室出生的，而後過了二十

八年，這間宴客室一直沒有改變，所有的紙門、屏風、掛畫，還
有拉窗上的匾額……都原封不動，對不對？小竹。」

「真的！二十八年說慢不慢，一晃眼就過去了，」（二十八）

華夫人道： 「侄兒你不知，你這三個妹子，都十分聰明好
學，若是男子，到也都是功名中人。」又指著柔玉小姐道： 「你
這大妹子的筆下，著實來得的，便是你姑父，還要讓他哩。於今
賢侄到此，他正好請教了。」蔣青巖道： 「小侄生性愚魯，既有
這等三位高才的妹妹，小侄從今指示有人矣。但不知三位妹妹所
許何人？」華夫人道： 「還未哩，你姑父愛他三人如珍似寶，定
要選天下第一等才品兼全的人，方才許他，因此遲遲。」

蔣青巖道： 「有理，有理。於今世上多半是村兒俗子，若一
誤聽人言，不但可惜，且令才女抱恨。」這三位小姐聽得說到這
件事上，一個個都面紅耳赤。夫人知他心事，祇得止了。蔣青巖
看那柔玉小姐，正是昨日園中相遇的那佳人。柔玉小姐偷看蔣青
巖，也正是昨日那秀才。彼此心中暗喜，祇不好說出。蔣青巖又
看那掌珠、步蓮二位小姐，都生得容顏絕世，比著柔玉小姐相去
不過毫釐，譬如春蘭秋菊，各有其妙，正不必優劣也。

閒話之間，丫頭、養娘擺出早膳來。正待舉箸，忽聞雲板
響，外面傳道： 「老爺回了。」說猶未了，華刺史早已走進中
門，口中問道： 「蔣大官在哪裡？」這蔣青巖連忙起身迎住，進
了中堂。見禮完畢，以新待茶，各敘寒溫。華夫人在堂說道：
「侄兒早到，尚未用飯，你且陪他吃了飯再敘。」華刺史聞言，

忙叫抬過飯來，至親六人同吃。飯罷，三位小姐各回繡房去了，
祇剩華刺史夫婦同蔣青巖三人坐談往事，各各感歎悲傷。華刺史
道： 「老夫祇因讀書一場，少忝科甲，受了前朝的大恩，不能身
殉國難，苟全性命，避禍山林。幾欲遣人探取令尊令堂消息，又
恐被人知我行藏，所以中止。不料令尊令堂竟作古人，可歎可
傷。我也祇待你這三個妹子出室之後，我便同令姑母結個小庵，
參禪學道，不復問人間事矣。敢問郎君可曾有家室否？」蔣青巖
道： 「國破親亡，此事尚未提起，且婚姻一事，不但女子擇人，
即男子亦未可苟就，若浪聽媒妁之言，則誤人多矣。杭城內外也
有許多貴家大族，反頻頻央媒來與愚侄說親，愚侄堅辭不允，祇
因愚侄無意功名，若一入貴顯之門，恐未免隨波逐流，有負先人
明德，所以遷延至今。」華刺史連連點頭道： 「此論最高，郎君
可謂孝子矣。但夫婦一倫，亦非小可，也不宜怠緩。」華夫人笑
道： 「祇恐世上要尋一個配得賢任這樣才品的也少哩。」正說
間，一個丫頭拿了蔣青巖的禮單，雙手遞與華夫人，道： 「這是
先前蔣官人的禮帖。」華夫人道： 「倒是我忘了。」忙接過來遞
與華刺史。華刺史看了說道： 「郎君何以客氣至此，自家至親，
相念遠顧，已覺可感，這厚禮決不敢領。」 （十六）

伸頭、縮頭都是一刀，他情願早死早
超生，被一個女人這樣吃得死死的，他也
認了。

於是辜仲暘放慢腳步地走近她，輕輕
喚了她的名字。

「嘉芝。」
一聽見是他的聲音，她的背僵了僵，

卻毫無回頭的意思，想裝作沒聽見。
「嘉芝！」他不死心地再喚，壓力大

到快讓他窒息了。
「有什麼事嗎？辜先生。」這次她終

於回頭看他了，果然，是一臉的臭。
「對不起。」

他站在離她祇剩三十公分左右的地
方，思忖著該怎麼讓她氣消。

「你幹嘛跟我說對不起？」歐嘉芝覺
得他莫名其妙，都有結婚對象了，幹嘛還
一直來纏著她。

「我想起來了。」他扁著嘴，想裝無
辜搏同情。

「我管你想起來什麼東東？關我什麼
事！」

她對於他想起來什麼阿貓、阿狗之類
的事情並不關心，因為她覺得她這輩子不
可能再找回Gordon了。

她已經完全死心了！
「別煩我，我要走了。」
「怎麼不關你的事？你忘了嗎？我是

Gordon，送你一棵小小黃金風鈴木的
Gordon！」辜仲暘拉住她的手，大聲吼
道。倏地，這句話把歐嘉芝嚇住了，她呆
呆地看著他。

「你想起來了，是不是？」
她說話的語氣裡，帶著微微的激動。
「嗯。我那天從金典飯店出來後，發

生了車禍，記起了一切。嘉芝，對不起，
我不是要故意忘記你的，你知道嗎？跟你
在一起的那些日子，是我最開心的時候。
」他要讓她知道，她對他是有特殊意義
的。

而那個特殊意義就是——愛情！
「可是，你卻把那段日子忘記了。」

她的眼眶裡，泛著淡淡
地淚光。 「你知道被人
遺忘的感覺是多麼的難
受嗎？」

「對不起，我答應
你，我以後再也不會忘
了你了。」

他好沮喪，除了說
對不起之外，他不知道
要怎麼做，她才願意原
諒他。

「算了，你不用再
給我這種承諾了，我心
裡明白，Gordon 是再
也不可能回來了，你是
辜仲暘，並不是 Gor-
don。」

「放手！」歐嘉芝
又開始掙扎。
「不放！」辜仲暘怕自

己一放，就再也見不到
她了。

「我說放手！」
氣死人了！這個男人怎麼這麼討厭，

讓她一顆心亂糟糟的不說，還讓她為他落
淚。

「我說不放！」
「好，那你別怪我。」話才說完，歐

嘉芝便拿起她剛剛接到的新娘捧花，狠狠
地往他臉上砸過去。

玫瑰花瓣被砸散在他的頭上，一片一
片地飄下，白馬王子的形象，此時此刻已
經完全蕩然無存。

「就算你拿花砸我，我還是不會放
手！」她的手還是被他緊緊地握住，死也
不放。

辜仲暘怕自己這一放手，下次要再找
她就難如登天了。

「你為什麼這麼霸道？」歐嘉芝吼
道。

「因為我喜歡你！」他也跟著吼回
去。 （五十）

他在手忙腳亂間，我又已一腳抬起，踢在
他手腕之上，令那柄劍帶起一道寒光，脫手飛向
半空。

我看到那人還在雙手亂撥，想把半株樹弄開
去，也就不再理會他，轉過身去，看到齊白呆若
木雞。面色慘白地站著，而那輛劍，已自半空中
落下，就插在他的面前，幾乎直沒至柄。

齊白的害怕，不知道是由於他差一點沒給半
空中落下來的利劍插死，還是由這裡情形。我大
踏步走了過去，先一伸手，把那柄劍，撥了出
來，橫劍一看，忍不住喝采： 「好劍！」

那劍的刃口上，有著隱現不定的劍花，伸手
一彈，發出的聲音，悠悠不絕，動聽之極。我自
學武以來，對各種東方武術涉及的兵刃，也著實
沉迷過一陣，好刀好劍，也見過不少，但以這柄
劍為最——自然，來自帝皇處的寶劍，必然是真
正的寶劍。

我自顧自在欣賞手中的寶劍，沒注意齊白在
做些什麼，直到他在大叫就在我面前響起，我抬
頭一看，才看到他已來到了我的身前，面向扭
曲，伸手指著我，氣急敗壞： 「你……你看你做
了什麼？」

我作勢要用手中的劍，會削他的手指，嚇得
他連忙縮回手去。我道： 「我雖然冒犯了皇上的
龍體，但是剛才你看到，他要抹脖子尋死，不是
我，這時，他祇怕連鬼也做不成了。」

我這才又把視線移向那人——那人，毫無疑
問，就是自稱 「建文帝」的那個了。

這時，他一副哭不得惱不得的神情，木然而
立，手背上和臉上，都有被樹枝劃破處，隱隱有
血絲滲出來。他盯著我看，像是不知道要如何處
置我這個犯駕的狂徒，還是要嘉獎我救駕的功
勞。

齊白聽得我這樣說，也不禁苦笑，咕噥著
道： 「真是，要死，當年城破之日就該死了，留
到現在開玩笑。」

這時，我已絕對可以肯定，眼前這個人，決
無可能是鬼，百分之百是人。

一個鬼，再結實，也不能結實到這樣子
的。

（雖然鬼應該是什麼樣的，我也不知道。
）

我向他走過去，沉聲道： 「你究竟是什麼
人？別再裝神弄鬼了。」

那 「建文帝」氣得全身發抖，指著我責問
齊白： 「你就是要我見這個人？」

我不等齊白回答，就搶著說： 「正是，還好
我來了，不然，你已然屍橫就地了，你要是現在
還想死，我決不再阻攔你。」

我說著，就拉過他的手來，把劍柄向他的手
中塞去，他連劍都抓不住，大叫一聲，轉頭向暗
門中就奔了進去。齊白急叫道 「等一等。」

他一面叫，一面也奔了進去，我拾起劍，也
跟了進去，一進暗門，我也不禁驚歎。齊白曾形
容那是一個 「極大的山洞」，可是若不是親身來
到，絕想不到一個山洞，會有如此之大。

（六十六）


